
他真指出了途徑

介紹黨體彬鞭辟近裹的《鶴譚速徑》

思果

我前幾年在中文大學講翻譯，聽己說是沒有資格的人，別人以為我太謙遜，其實

我說的是實話。雖有資格?實屬彬兒有。

他熱續中鷗古書， <:詩躍〉、〈楚撞車〉、陶淵明、李白、杜甫的詩，藺芳的語文幾乎

全轎爐，古代的有希廳、設了，近代的有黨、法、韓、輯、禮。他不是議嘴一點 2 是

精擋。我認識的人當中只有她攘的租了、歌舞、審萬攏斯、改釋泰等文權缸子是原文

(真攝的作家不串戶盤)。他又轉力過人，學陶淵搏。過樣的人可以講聽課。

最近他起了《觀譯速徑) ，是本蘊其豈能寶、有內容、闖入寫不品的響。本來我不便

介紹，間為審華是有…篇文章撓的是撓。不過擻闊論我的一篇〈中攝入是鐘樣說的一一惡

果的翻譯> '連鑫蘭有極其重賽的論文多黨(下面會提) ，不容我不加以介紹。我雖然沒

有資緒鸝器、讓觀諱，不過從事鸝譚幾乎有半個世紀 3 雖懂翻譯，接不懂翻譯，總該

知道一立。我啦無豆葉雄擻，總說一旬，這是本了不起的好響。

我一直認為翻譯是讓寫，不能寫的人不能諱。黨國彬(跌下不稱 f兒J) 最大詩人、

大散文家，研以能譚。〈翻譯與驅麗〉是黨重要的論文，學觀擇的人部果熱議，已經有

了基本能認諜，以後再不會把嚴葷的錯誤。如文鑫攏到中英文的大分闊，如中文里主

語可以當時，代名輯用得比英文少，~冠調 f這傭」、?那總」、 f一輛j不宜多舟，用續

數 r1l'5J 要小d心，搶奪名詞不可言啟用等等，都是一般人不大覺擎的。難禱告§是他都舉了

棚，說得明白攝轍。〈文學的鸝擇〉充分顯承作者真正懂翻譯，鑫茁舉他自己蟬的棍了

〈神也》制子是不懂義大利原文、當己又不是大詩人的人，組對彈不出的。

現在全少出他蟬的一瞥如下，以見她的功力()J.至文及英譯時梭書可作lt較及參考) : 

能前，有人在營軒藍的的地自憐，

盟c.身禮特洛伊人韓戰孺鑽聽，

悲連年戰爭使他們鮮血擁蟻。

該投胎戰利品是在者俱指揮高鹽;

李維的聲作知是說一一他的話不會錯。

從前，啦有人和主斯卡德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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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撞到慘重的打擊。在切織拉譜一一

那裹的善和j亞人都嘴張為幻一一哨

以及塔到亞科佐附近 3 另爾夥

死者的白骨如白。在塔剃亞科佐，老漢

阿拉爾多繞乎就打敗了仇敵。

如果上議的死傷者相鱉相績。

一一展示被調或被故的肢體，

其景象和污纖的第九坑比對，

會棋不足道，鮮可立宣論相攏。

中摺語文通訊

我們要拿原詩來比艷，才知道譯文的精炭。讀懂但了原文的人極少，不攝影式和聲音

可以看劉、聽見。這節詩譯文的形式和原文一樣，王行詩節隔句押韻法 (tcrza rima) , 

組第一旬的[憐j和第三句的「蟻j押議;第二旬的 f舉j 和第四甸的 f聽J 押韻(以下聞)。

不著原文，皇直讀髏文，也可制欣賞文字的獎和會嚼的聲毒害。

以他文學的修養、熟讀各種文字的名著和親自翻譯名薯的經驗 s 自然可以讓深入

的要點。尤其提到文學文章的音調美無法譯出，恐怕普爐讀者、譯者不容易體會到。

連聞語念李白的 f地崩由權壯士多EJ 不能傅建唐朝的音(保存在粵語襄) ，都經他指出。

〈科技翻譯〉是極重要的一篇。譯者不是[票友J '看了這篇文章，可以如道「職業

的j譯者是何等人韌。他為了譚一黨科學文字，曾到輯書館借了英文寫的地質學、古生

物學、微體古生物學的書，日夜研讀，還苦讀了多本討論阻射珊瑚的草草書。這就不是

f玩票j 了。沒有學問鹿子讀不來援學脅，沒有過人的精力也讀不了追些番。能事翻譯

的人都按這樣用功。

費國彬接鸝諱的條件太麓，間為他學貫中藺安靜獵的範摺比別人纜。他通曉語苦

學、符號學、文審批靜等各種學科，蠻的書有各摺權威的著作，朗人支吾值連人名、書

名都不知道。他攝的井文多，比較起來就更有見穢，讓人之所不能說。限於篇幅，我

不能詳租一一升錯。

講翻譯的作者不難找幾蹺閑人的譯文來作比較多略加按語;要緊的爐旁並沒有提

到。要在譯海襄多年游法，又真正用心研究，自己能寫文章，學者根攝像黃關彬燒樣

的人，才能寫出這樣有價值的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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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持曲》庫文及英譯

S'el s'aunaSse ancor tutta la gente 

che 阱 in su la fortunata terra 

di Puglia fu del 路。 san學le dolente 

per 益 Troiani 在 per fa lunga 伊始rra

che dell'åhella fe si alte spog治h

come Livio scnve , che non e訂翁，

con q間lla che sentio di colpi doglie 

per co服晶tare a Ruberto Guiscardo; 

e l'altra ïl cui ossame 組C彼此cco拉E

a Ceperan, la dove fu bùgiardo 

ciascun pugliese, e la da Tagliacozzo, 
dove sanz'arme vinse il vecchio Alardo; 

e qual forato 純o membro e qual mozzo 

臨的trasse， d'aequar 組rebbe nulla 

法 modo de la nona bolgia 囂。z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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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te Alighi咐， La Divína Commedia, Inferno, XXVIII, 7-泣，

WeI啥叫1 the people assembled again who once in the fateful land of Apulia bewailed their 

blood shed by 出e Trojans and 自由e long war which made the highωpiled spo泣。frings-as

Livy writes who does not err-with those who suffered grievous strokes in the stm鐸Ie with 

Robert Guiscard and those others whose bones are still in heaps at Cepe路no where everγ 

Apulian w晶晶ith1ess， and there by Tagliacozzo where old Alardo conquered without arms; 

and were one to show his wounded limb and another his cut off, it would be nothing to 

compare with the foul fashion of the ninth ditch. 

-by John D. Sinclair 




